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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飞虎是温州人，今年 50
岁，在镇上开了一家弹花店。霜
降过后，天气渐冷，我背着一袋
父母种的棉花，请他弹一条棉
被。前一天晚上已经到他店里去
预约了，他说，你明天早上六点
半把棉花送来好了，不用排队等
候。

弹花店原本是 普 通 民 居 ，
白 坯 房 ， 没 有 任 何 装 修 ， 也
没 有 招 牌 ， 门 口 左 边 的 石 灰
墙 上 写 着 “ 弹 棉 花 ” 三 个 字
以 及 手 机 号 码 ； 右 边 写 着

“ 新 疆 棉 批 发 ”， 都 是 用 记 号
笔随意写的。

楼下是工作间，一台庞大的
模型机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靠里
边还有一台轧花机，人必须侧着
身子进出；楼上是起居室，楼梯
的扶手用几根竹竿简单地绑一
下。麻飞虎说，自己小时候不爱
读书，十三岁开始走南闯北弹棉
花。我问他这手艺是不是跟着师
傅学来的？他说不用学，看看就
会了。聪明的人各有天赋，有的
表现在读书应试上，有的则体现
在手艺或者经商方面，麻飞虎属
于后者。

记得很久以前，镇上的老街
有一家弹棉花的店，弹花匠拿着
一 个 类 似 弓 箭 的 工 具 ，“ 嘣 嘣
嘣”地弹，满屋子飘着细细碎碎
的棉絮，弹花匠的衣服、头发上
也粘了薄薄的一层，像是落了一
身雪，弹松后的棉花厚厚的铺在
案板上，我每次经过，总会产生
一种遐想：“如果能上去躺一会
儿，软软的暖暖的，肯定很舒
服。”弹松后的棉絮，两面都要
用纱布固定，再用木圆盘压磨，
使之平实、牢固，所以，弹棉花
是力气活，并且很费时间，一天
只能弹一条棉被。

在麻飞虎的弹花店里，没有
弹弓，也见不到“弹”这道传统
的工序。我问他什么时候实行机
械化的，他想了想说，很久以
前，儿子刚出生还不会走路。我
问他儿子今年多大，他说二十三
岁。

麻飞虎将我的棉花倒在地
上，开动轧花机，一把一把地
把棉花喂进机器，另一头吐出
来 的 就 是 松 软 纯 净 的 棉 絮 了 。
棉絮滚到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
上，蓬蓬松松越滚越大，街头
常见的棉花糖大概就是这样做
出来的吧。轧花机除了将棉花
弹松以外，另一功能就是去除
杂质，一会儿工夫，地上积起
一小堆棉花籽、碎枝叶等杂七
杂八的东西。

麻飞虎说，他弹了三十多年
棉花，全国各地跑遍了，2008
年来到宁波，在我们镇上开店弹

棉花也有八九年了。弹棉花的生
意一般是在下半年，上半年店门
是关着的。我问他上半年做什
么，他说开超市，还有服装店和
皮鞋店，都是跟别人合伙的。今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太
好，现在好了，弹棉花生意也很
好，这几天晚上十点才收工。我
说，你多种经营，赚了很多钱
吧。他说，钱是赚了点，在老家
造了一幢别墅，但一年到头在外
奔波，很少去住。

我开玩笑地问他，生意这么
好，收不收徒弟？他说，只要投
资 2 万 元 ， 购 置 两 台 这 样 的 机

器，就可以开店了，谁都能做。
我不以为然，开店跟办厂一样，
不是谁想开就能开、谁开都能发
财的，这其中肯定需要一点门
道。我指着他门口墙上写的“新
疆棉批发”几个字，问他新疆棉
花质量怎样，他说，今年新疆雨
水少，棉花质量很好，他有老乡
在新疆做棉花生意，所以能拿到
优质棉花。瞧，有供货渠道就是
他的一大优势吧。

轧好的棉絮卷成好几个巨大
的“棉花糖”，麻飞虎将“棉花
糖”拿到模型机上铺开，一层又
一层，然后拉一层纱布固定住，
开动机器，天花板上一块席梦思
大小的模板徐徐落下，压到棉花
上，有节奏地磨压，两分钟后，
蓬松的“棉花糖”就成了紧实的
棉胎，他将边边角角多余的纱布
线头剪掉，一条棉被就弹好了，
前后一个半小时，全程也不需要
花太大的力气。

小镇弹花店
崔海波

唐 开 元 二 十 六 年 （738 年） 七
月，在今天的宁波地区设立明州，秦
昌舜为首任刺史。用今天的话说，秦
昌舜当上了明州军事行政长官。

自南宋以来的宁波历代地方志
中，“秦昌舜”多误写成“秦舜昌”。
对此，徐建成先生在 《明州第一任刺
史秦昌舜》 一文中已有考证。2009
年和 2014 年，在西安南郊先后发现
了秦昌舜父秦守一、母沈和、祖父秦
休烈的墓葬 （见 《西安南郊唐吴兴郡
夫人沈和墓发掘简报》，《文物》 2019
年第 7 期），并出土有墓志，这为我
们进一步了解秦昌舜的身世背景提供
了重要的资料。

中古社会崇尚门第，唐元和年间
形成了一部谱牒姓氏的专著 《元和姓
纂》， 其 中 就 记 载 了 秦 氏 一 族 的 信
息。据 《元和姓纂》，秦昌舜先祖为
西晋太常博士秦秀，《晋书》 有传。
秦秀字玄良，新兴云中人 （今山西原
平西南），他的父亲秦郎为曹魏骁骑
将军。秦秀为太常博士前后近二十
年，最后卒于任上。隋唐之际，秦氏
有秦行其、秦行师兄弟。秦行师并州
太原人 （今山西太原），参与了太原
起兵，为李唐开国元从，武德九年

（626 年） 太 宗 李 世 民 定 功 臣 名 录 ，
其中就有秦行师。秦行其，武德、贞
观年间为渭州刺史，《元和姓纂》 中
记载：秦行其曾孙秦守一，曾任库部
郎中、同州刺史，秦守一生秦昌舜。
历史学家岑仲勉考证，秦守一由楚州
刺史授万年县令，又授京兆少尹，睿
宗时为河南令。秦守一生前担任的万
年县令、河南县令，分别位于东西两
京，京兆少尹则是京兆府次官。这几
任官职都处于天子脚下，通常由仕宦
条件最优越的士人出任。秦守一墓志
资料尚未公布，但从相关的研究中可
知秦守一生前勋爵为上柱国南安县开
国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墓葬中使
用了线刻人物的庑殿顶石椁。一般认
为，在墓葬中使用石椁是古代帝王对
皇族贵戚的特殊礼遇，目前发现的唐
代石椁墓墓主也多为正二品以上的高
官或皇族。秦守一生前最高职官为大

司农，仅为从三品，似有逾制之嫌。
然而秦守一下葬于开元年间，正值盛
唐，丧葬制度管理严格，墓葬又位于
都城近郊，葬具中使用石椁应有特殊
的原因。总之，秦昌舜父系一族在当
时应当有着显赫的背景。

秦昌舜母亲沈和出自吴兴 （今浙
江湖州） 沈氏。据沈和墓志，其曾祖
为云阳 （今陕西淳化） 县丞沈元方，
祖父为厔盩 （今陕西周至） 县令沈怀
古，父亲为吏部常选沈希旦。吴兴沈
氏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成长起来的著
姓，南朝萧梁时期的大文学家、史学
家沈约就是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隋
平陈后在江南推行了离散豪强宗族的
措施，沈氏一族也随之流散播迁。沈
和祖父、曾祖皆为中下层文官。沈和
父亲沈希旦虽然通过了吏部的考核，
但未及授官而早逝，沈氏由外祖抚育
成人。

据秦守一、沈和墓志，秦守一逝
于开元十年 （722 年） 五月，是时秦
昌舜为河南府仓曹参军。沈和逝于开
元二十三年 （735 年） 十二月，秦昌
舜为通州 （今四川达州） 刺史。开元
二十六年五月，沈氏安葬于京兆府万
年县神禾原。两个月后，秦昌舜就被
任命为明州刺史。文献中秦昌舜的其
他任职还见有守常山太守、会稽太
守、江华郡太守。守常山太守见于

《全唐文》 孙逖 《授秦昌舜等诸州刺
史制》，孙逖于开元二十四年 （736
年） 至天宝三年 （744 年） 为中书舍
人，负责草拟政府诏令。常山郡治今
河北正定周边。《嘉泰会稽志》 中记
载，天宝元年 （742 年） 秦昌舜“自
通川郡太守授，天宝六年 （747 年）
移江华郡太守”。通川郡，即通州，
治今四川达州。江华郡，治今湖南道
县。总之，开元晚期至天宝初，秦昌
舜的仕宦经历相当复杂，文献中的记
载或有疏漏之处。而秦昌舜在明州、
会稽一带的任职，也许有其母亲出自
吴兴著姓考虑吧。遗憾的是，秦昌舜
在明州、会稽一带的行迹，文献中并
无记载，只能期待于日后有相关的考
古发现来填补这一空白了。

明州首任刺史秦昌舜
身世背景考

许 超

跃龙山

谁唤“卧龙”成“跃龙”？
将军湖畔问苍穹。
洋溪无语绕葱茏。

翠鸟啼时霞映秀，
松风起处月朦胧。
白云千载抚文峰。

许家山石头村

淡淡炊烟淡淡云，
沧桑岁月石头村。
石头骨肉石头魂。

石巷无言偏解语，
石墙有韵自沉吟。
石门深处酒香醇。

野鹤湫

风舞霓裳百媚生，
波横峰聚啭流莺。
小家碧玉俏亭亭。

野鹤闲时云作伴，
闲云野处我心倾。
斜阳脉脉恁多情。

秋访归云洞

谁解鲲鹏万里翔，
归云古洞读书郎。
泉声作伴木樨香。

稻浪诱人溪愈绿，
秋枫惹眼橘新黄。
前贤故里正沧桑。

前童古镇

丝竹江南梦未央，
小桥流水石花窗。
屐声起处韵悠扬。

紫燕梁间寻旧迹，
村姑院内晾新装。
炊烟袅袅共斜阳。

王干山观日出

山道弯弯曙色新，
王干有约倍相亲。
爱妻伴我数星辰。

几缕清啼真妙趣，
一轮喷薄足销魂。
桑田沧海漫彤云。

浣溪沙·人意山光处处歌
戴霖军

马小宝考上县越剧团，是当
年我们镇上最大的喜讯。

那时候，马小宝肤色黝黑，
眼神透亮，面庞英俊，说话声富
有磁性，浑身上下充满灵气和朝
气，是镇上少年中的翘楚。同龄
女孩们在老街遇着他，总会回头
来偷看。这样的少年，甭说走在
镇上，就是走在县城大街上，也
是气场夺人。

小宝爹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终日在村里种地；小宝妈是社办
企业的会计，在镇上农机厂上
班。按理，小宝进越剧团既没家
庭背景，也没遗传基因，更何况
唱越剧是女孩子们的行当，他一
个大男孩跟越剧风马牛不相及。
但你得承认，从镇小学念到镇初
中，唱歌这玩意儿，同学中没人
能与小宝 PK，不知道小宝唱歌
的天赋遗传了谁。

马小宝 9 岁那年，公社革委
会在村里开批斗大会，晒场上人
山人海，四邻八村的人都来了。
大会开始前，他爷爷作为“坏分
子”代表，跟一群“牛鬼蛇神”
在后台排着队，等候上去挨斗。
那会儿，小宝挤在人堆里，啪嗒
啪嗒掉眼泪，为不能阻止爷爷上
台干着急。革委会的姜主任为营
造会前气氛，要求台下的观众自
告奋勇上来高唱几首革命歌曲。
等到几位大人唱完，小宝不知哪
来的勇气，噔噔噔冲上台，抱起
大话筒，放开嘹亮的童音唱起
来，全场哗然，晒场上的人拼命
鼓掌。小宝一口气唱了三首样板
戏歌曲，会场的气氛被彻底点
燃。姜主任十二分满意，当他获
悉小宝爷孙关系后，当场宣布小
宝爷爷免除批斗，即刻回家。那
次上台唱歌的结果，小宝始料未
及，却在意外中保护了爷爷。

小宝平时曲不离口，放学回
家一路蹦跳，一路飞扬着革命样
板戏的旋律；音乐课上，小宝是
同学们的示唱榜样、音乐老师的
得力助手；学校合唱比赛时，小
宝的领唱能力一枝独秀。有一

次，学校举行独唱比赛，马小宝
表演 《沙家浜》 中郭建光的唱
段，刚唱出开头第一句“朝霞映
在 阳 澄 湖 上 ”， 台 下 便 掌 声 雷
动。唱到“芦花放，稻谷香，岸
柳成行”时，台下早已陶醉⋯⋯
此曲让小宝一鸣惊人，成为镇上
的小明星。

本来小宝唱歌纯属业余爱
好，更没想到去唱越剧，毕竟越
剧这种南方曲种，软软糯糯的，
阳刚不足，不适合男人唱。但县
越剧团的老师眼光独到，他们认
定马小宝是块璞玉，只要精心打
磨，假以时日，必成大器。那个

时候，县越剧团恢复不久，急需
好的苗子，各镇唱歌好的孩子，
经过百里挑一，统统给招揽进
来，不管他们喜不喜欢越剧。

马小宝从此将端上剧团的铁
饭碗，小小年纪就能替爸妈赚钱
了，并且摇身变为城里人。小宝
的命运转变得太快，他和爹妈都
没思想准备，全家沉浸在巨大的
幸福中，爷爷更是激动得老泪纵
横。小宝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都
以小宝为荣，要求同学们争做小
宝式的好少年，小宝的光荣事迹
被载入母校史册。

镇上像我这样与马小宝同龄
的人，久居小镇这弹丸之地，本
来就不大安心，随着人渐渐长
大，心灵的目标变得高远，开始
嫌弃眼前孤陋的环境。县城对我
而言，是“诗和远方”，啥时也
能像小宝一样跨越到县城里，去
打量和拥抱那片斑斓的世界。这
样的欲望，日夜萦绕在我心头；
这样的欲望，也时刻干扰着家长

们原本平静的思绪。比如我母亲
抓住这身边的活教材，每天喋喋
不休地数落我，夸人家马小宝如
何有出息，艳羡马小宝的母亲在
镇上多有颜面，用今天的话来
说，马小宝就是典型的“别人家
的孩子”。

那些日子，我每天在铅画纸
上苦苦作画，一心想追赶马小宝
前行的脚步，幻想成为一名画
家，像小宝那样有出息。可我毕
竟天赋有限，也没有像小宝那样
遇到好伯乐。

小宝去城里后，与我们渐渐
失去联系，不久音信全无。

1978 年，越剧电影 《红楼
梦》 解禁后，重新在全国上映。
那几天，镇上的大礼堂日夜跑
片，观众如潮，我一遍遍去观
看，徐玉兰扮演的贾宝玉是那么
俊美迷人，她的演技又是那么出
类拔萃，我情不自禁想起了马小
宝，如果让我们年轻的小宝来扮
演贾宝玉，说不定会轰动全县
呢。

1979 年春节过后，我们全
家迁徙到县城。那时我正念初
中，每天往返经过县城东门路，
县越剧团就坐落在东门路上，高
墙大院，民国建筑风格，气势非
凡，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宝单位，
我肃然起敬。里面传来婉转缠绵
的演员唱腔，还有由提琴、二
胡、笛子、琵琶、扬琴等组成的
悠扬动听的演奏音乐，一大群演
员在里面的大舞台上专心排练。
我立马想到了马小宝，小宝现在
的唱腔水平该炉火纯青了吧，人
家现在是大明星了，说不定已把

我们当年的小伙伴忘了。每次路
过剧团，我总看见有穿灯笼裤的
漂亮演员进出大门，却从没碰上
过马小宝。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看
见越剧团门洞大开，小洋楼对面
的舞台上，演员们人头攒动，乐
队演奏声齐鸣，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我估摸着剧团正在排演大
戏，准备在后门外的人民剧场隆
重上演，也可能赴外地交流演
出。但我关心的是马小宝，我想
挤进大门去看小宝在台上光彩照
人的形象，却被门卫挡住了，只
能怏怏而回。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某 天 晚 上 ，
我去县人民剧院观看由县越剧团
演出的越剧大戏 《盘妻索妻》，
演员们一茬茬上台，我睁大眼睛
使劲找台上的小宝，从头到尾依
然没找到。可能在这场戏中他没
有角色，暂时没上场吧，我这样
安慰着自己，结束了那一晚的观
剧。

岁月更迭，我的人生不断翻
篇，我已不再仰慕马小宝，他在
我心中渐行渐远。1990 年，曾
经风光无限的县越剧团解散，体
制变更，主体并入文化馆，许多
演员遭遇分流，各奔东西。

很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
知，马小宝在那次分流中下岗
了，没能进入文化馆，可能不属
于正式编制的缘故。他回镇上
后，在一家著名的服装企业打
工 ， 干 过 各 种 岗 位 ， 业 余 时
间，偶然与一帮越剧爱好者吊
吊嗓子，过把旧瘾。文化馆的
老同事们有次去镇上演出，他
宝刀不老，再度上台，颇有当
年风范。可惜我获知的仅是他
的零碎消息，无法了解他经历的
全貌。

现在我也不敢贸然去找马小
宝，不在一条道上，怕彼此有距
离，见面尴尬，但这也许是我的
矫情和主观臆想。我想，如果当
年他没被县越剧团招走，他的人
生该是另一番模样吧。

越剧少年马小宝
俞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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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峰林

山峰挨着山峰
千万年的诉说
守护着秘密

隔着距离眺望
变幻的镜头
投射出内心的期望

我们开始驻足
绿色的心思
飘散在山峰之间

在大峡谷

水撞击岩石的声音
在谷底流走
分不清是欢快
还是汗水

被峡谷震撼的瞬间
有人用手机定格
发送到千里之外

冲淡那边的炎热
我们掐着时间
像瀑布一样急迫
回程的航班
在你的视野里起降

在山间

坐在水潭边
溪水的清澈里
是安静的源头

枯叶、小鱼、蝌蚪、虾米
还有隐身的微生物
在水中自得其乐

山风吹动树叶
我听见更远的溪水声
绵绵不绝

整个下午，独坐的你
放开了全身的寂寞
在溪水的清凉里

飞 舞
水贵仙水贵仙 摄摄

在远方（诗三首）

陈早挺


